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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狐疑更深，連忙問道： 「總鏢頭所
說的這錢塘王究竟是誰？」

李青霞低聲道：
「錢塘王是個很神秘的人物，杭城的人都

把他當作湖中的龍神，祇有妾身才約略知道
他一點底細，他們一家人的水性都好得不能
再好，西湖上每逢端午節都有賽龍船的盛
會，每年的冠軍都被一隻無人駕駛的龍船所
得！」

呂子奇也詫然造： 「無人駕駛的龍船會得
冠軍！」

李青霞笑笑道：
「龍船上的確是空無一人，卻能行如飛，

自是有人在水底托著船底前進……」
金蒲孤哦了一聲道： 「原來是這麼一會

事！」
李青霞道：
「空舟自行，愚民無知，托以神話，好事

者傳此舟系錢塘龍神所有，錢塘王之名因此
而來，這件事在我們學過武功的眼中自然別
有看法，妾身當年為了好奇，暗中作了一番
調查，才發現其中的原委，原來這所謂錢塘
王，實乃錢塘門外一家姓駱的富紳，他本身
叫駱仲和，生有一子一女，女兒叫駱洛仙，
就是大俠今日所遇的女子，兒叫駱仙童，比
乃姊小兩歲，駱府乃錢塘世家，誰也不知道
他們會武功，更不知道錢塘王就是他們……

」
金蒲孤道： 「那總鏢頭所說錢塘王出巡又

是怎麼一會事呢？」
李青霞道：
「錢塘王之現身還是近幾年的事，由於空

舟顯靈之事發生後，一般愚民們都選定了錢
塘江潮最大的一天，作為錢塘龍舫出巡日，
到了那一天，西湖上必有一艘彩舫，雲煙索
繞，仙樂飄聞，在湖上游了一週後，又冉冉
而沒入水中，愚民們都頂香頂拜，求神祈
福，為杭城一年一度的盛事，在錢塘王出巡
之日，不僅可以見到駱仲和在舟中斟酒自
飲，旁邊還有一名黑衣女郎侍飲，一個紅衣
男童捧香，玄衣龍女與善才龍童之稱也由此
而來，其實都是他的子女在作怪……」

金蒲孤不信道： 「難道沒有人識破他們的
本相嗎？」

李青霞道： 「距離遠，煙霧繚繞中不容易
看得清楚，而且駱家是大戶，很少與人來
住，除幾個貼身的僕人外，報少有人見過他
們，是以知者無多……」

金輔孤道： 「錢塘王出巡之日，沒有人前
去靠近看著真相嗎？」

李青霞道；
「有的！這種顯靈大招搖了，自然有人不

信，可是說也奇怪，所有的船隻，竟像釘死
在水面上一般，不管多出多少力，始終不能

移動分毫……」
呂子奇道：
「這何足為奇，派幾個人到水面下一看就

詡道了，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底下搗鬼！」
李青霞道：
「何嘗沒有人如此想呢，可是下水的人立

刻被拋上岸來。口吐白沫人事不知，十幾次
後，再也沒有人敢試了，我想駱家的人會水
性的一定不少，他們在船上扭作神靈顯聖
時，水底下另外還埋伏了別人……」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 「總鏢頭是怎樣發現
的？」

李青霞頓了一頓道：
「我是在一次錢塘王出巡時，遙空發了一

隻暗鏢，結果我看見的女兒偷偷用袖捲住
了，我才知道他們武雖佳，倒底還是普通的
凡人，於是我就在湖邊留心偵伺他們的蹤跡
……」

金蒲孤雖然急於想知道有關於錢塘王一家
的詳細情形，但是他決心不再插嘴去打斷李
青霞的敘述，因為他發這個年已徐娘的孀婦
漸趨於興奮，她不但嘴裡在說話，眼角眉梢
也在說話，尤其是自己提出一些問題，她的
興奮也在增加，是什麼原因使得她如此
呢？

金蒲孤是個男人，雖然他很少與女人接
觸，可是在劉素客的萬象別府中與他幾個美
麗的女兒相處了一陣後，他本能地體會到那
種微妙的情懷。

李青霞在為金蒲孤的突然冷漠而略感失
望，但是她依然很詳細地說上去： 「西湖
有一條小河是通往錢塘江的，我選擇了一個
很隱險的地形躲了起來，果然過了不多久我
看見他們水淋淋地從河裡上來，折入他們的
後院……」 （一三七）

「嗯！還算平靜；連新居醫師也被警察傳
喚，真可憐！」

「新居醫師是醜松的主治醫師，當然有嫌
疑。不過主治醫師怎麼可能笨到對自己的病患
者下毒，況且新居醫師和丑松之間又沒有什麼
過節。」

「所以我們都祇能作為參考人選呀！我猜一
定是有人將新居醫師製造的膠囊調包。但是，
我告訴你……」

吉藏的聲音突然變小了。
「新居醫師當然不可能謀殺井川先生，是井

川先生錯服了調包的藥才死亡的，但是有人到
處宣揚新居醫師的藥會吃死人，所以近來新居
醫師的病患者銳減。」

「是誰這麼壞心眼，四處散播謠言？」
「噓！不要太大聲，聽說是久野醫師。」
「這怎麼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新居醫師搬來這裡以後，

久野醫師的診所便門可羅雀了。」
每個鄉下地方都一樣，村裡最見威望的就是

醫師，村民們甚至比尊敬村長，小學校長還要
尊敬醫師，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但是一
般來說，沒有人比鄉村裡的醫師還要驕傲自大
的，看病挑患者，除非有錢人家，否則半夜不
出診。不過這些已經是長久以來的習慣，大家
也都見怪不怪。

然而，停戰之後，全日本的鄉下地區一改過
去的純樸。由於都市受到戰火蹂躪，醫師們紛
紛投靠鄉下的親戚，這些疏散到鄉下的醫師為
了獲得新患者，不惜採用都市的外交辭令和親切服務。

鄉下人雖然很重視義理人情，但是與其長期被當成傻瓜看待，
不如選擇謙恭有禮的那一方，而服務親切的醫師當然比懶得大駕
光臨的來得討好。因此，轉眼之間，所有鄉下地區新來的醫師都
取代了原有的舊醫師，八墓村當然也不例外，牛販的養牛戶之爭
也好，醫師的患者爭奪戰也好，當時的我興趣盎然地聽著他們細
數鄉下地區發生的爭執。

「久野醫師的架子擺得太離譜了，現在風水輪流轉，鄉下地方
沒患者就沒得生活。如果在城市，還可以連夜搬遷換個地方營
業，然而鄉下地方根本不可能。過去習慣擺臭架子的人，現在突
然要他四處向人鞠躬作揖，實在很難辦到。過去沒錢繳醫藥費的
就用白米抵繳，最近白米黑市買賣猖撅，將白米轉賣到黑市，拿
現金付醫藥費還比較划算，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拿白米去了。你
也知道久野醫師他家人口眾多，聽說他太太已經開始種地瓜了，
沒想到醫師太太也淪落到要下田耕作。」

吉藏似乎對久野醫師相當不滿，氣憤地數落他一頓之後，突然
又壓低聲音說：

「久野醫師對新居醫師的怨恨已經不是一日一夜的事。根據我
的猜測，井川先生誤服的毒藥恐怕是久野醫師放的。」

「這怎麼可能。」
美也子不禁倒吸了一口氣。 （二十四）

說罷，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 「兩兄，適才小弟想像得這種情
事，可好麼？」張、顧二人道： 「好則好甚，祇恐世間無此佳
遇。聽吾兄說來，則除非是桃源、洛水，若道是人間有的，小弟
們終不敢盡信。」蔣青巖道： 「兩兄不信麼？請靜坐一邊，聽小
弟細呈始末。」

蔣青巖便將這段佳遇，直從跟尋群蝶兒去，及後來同那老翁轉
來，一字不遺，向張澄江、顧躍仙說了，道： 「這等情事，豈非
登仙！」張、顧二人聽了，不覺拍案大叫道： 「奇哉！怪事，怎
生我們今日便沒緣法！且又恭喜吾兄遇了骨肉，吾兄須急急去拜
認令姑母，那位小姐，將來一定屬吾兄了。」

蔣青巖道： 「依小弟看來，那自觀和尚的詩頭兩句，將來有些
光景。」顧躍仙道： 「正是，正是。恰好是三位令表妹，但恐小
弟們無此福耳。」蔣青巖道： 「此事祇恐小弟無緣。若小弟得
遂，少不得替兩兄做成，必不負言。」張、顧二人忙立起身來，
向蔣青雲一揖，道： 「多承高誼，但望吾兄勿忘今日之言。」蔣
青雲笑道： 「兩兄方才笑小弟做作，兩兄於今為甚也做作起來？
」說罷，三人大笑。

當夜備了酒餚，三人在月下把盞。怎奈蔣青巖懷著滿腹相思，
便是張、顧二人，也做了相思陪客，勉強飲了幾杯，各人都去就
枕。蔣青巖在枕上輾轉反側，將日間的情事，從頭至尾做成四首
七言律詩，起來趁著月光，寫在紙上。那詩道：

偶隨蛺蝶探春風，何幸仙源有路通。水映絳桃西子面，花沾白
鷺雪兒紅。

藍橋險被垂楊誤，繡閣真將閬苑同。雲裡雙成環珮近，此身端
似在天宮。

其二
笑指雙鬟放蝶歸，惜花情性見人稀。月裁團扇忙遮面，霞染輕

綃巧製衣。
晚有才華如謝女，若經圖畫似明妃。詩成許我稱才子，日得雲

霄並翅飛。
其三
何意金閨得此人，詩題團扇勝陽春。女中蘇李言非謬，字裡鐘

玉筆有神。
正喜秋波才顧客，忽驚風影卻潛身。 蒼苔獨剩金蓮印，滿地餘

香不染塵。
其四
苧蘿山下月明時，坐想桃源入夢遲。修竹似看人裊裊，綠楊如

見影施施。
昔為繡被頻沾體，願作霜毫學畫眉。 誰把此情聊寄語，也憐孤

枕夜支離。 （十二）

「還有，我之前把你的作品 『天使花嫁』
拿給我其他的合作夥伴看，看過的人沒有
不驚奇的，他們一直問我，為什麼你要留
在臺灣，而不到米蘭？寶貝，你的才華是
有目共睹的。」

「謝謝你，漢生，你知道我留在臺灣的
理由的。」祇有踩在媽媽安眠的這片土地
上，她的心才能安定。

「我知道，但是寶貝，你一定要來幫
我，祇有幾個月。」陳漢生緊握住歐嘉芝
的手，露出懇求的眼神。

「好啦，我答應去幫你，但是我需要花
幾天的時間，把店裡的工作處理好才能
走。」

或許離開這裡幾個月，就能平復自己對
辜仲暘的混亂心思。

「祇要你答應，一切都沒問題！」
「仲暘，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馬倩

倩發現他的臉色好像一會兒綠、一會兒黑
的。

「我沒事。」
辜仲暘把視線從右前方處收回，笑容僵

到不行。他不是身體不舒服，而是 「心」
很不舒服。

他早就來了，本來打算吃完這頓飯後，
他跟馬倩倩就再也沒有瓜葛了。

但是，他沒想到會在這裡撞見歐嘉芝跟
一個男人又抱又親的，親暱得像八百年沒
見的情侶。

而且，她還笑得那麼燦爛！
該死！他現在好想過去揍人，順便告訴

那個男人，能碰歐嘉芝的人祇有他辜仲暘
而已！

但是，他憑什麼？這個問號把他心裡的
那把妒火澆熄了一半。

「沒事才怪，你現在的表情，就像是被
人搶走了什麼心肝寶貝似。」馬倩倩一針
見血地說。

從最近辜仲暘對她冷淡的態度看來，她
已經料到兩人的關係即將告一段落了。

唉，真可惜，這麼迷人的男人，不知道
什麼樣的女人才能擄獲他的心……

「好了，我走了。」
辜仲暘看見歐嘉芝跟那
個男人起身要走了，他
也跟著匆忙起身。

「我送你。」身為飯
店的公關經理，她當然
要親自送客。

不知道是哪根筋出了
問題，當他聽見馬倩倩
說要送自己時，有個想
法突然飄過腦海，他立
刻親暱地牽起她的手。

這個舉動令馬倩倩受
寵若驚，他不是說要分
手了嗎？怎麼又突然—
—

「好巧。」辜仲暘盡
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
很自然。

邊等電梯、邊開心聊
天的歐嘉芝跟陳漢生幾
乎是同時轉過身。

一轉身，她看到一臉笑意的辜仲暘，以
及，他手牽著的主人也滿臉笑意的站在他
身邊。

他們牽著的手，讓她覺得很刺眼。
「嗯。」歐嘉芝點點頭，撇開眼，不想

再看。
「寶貝，你朋友？」哇！這個男人又帥

又有型，簡直像個白馬王子。
他叫她寶貝？！轟的一聲，辜仲暘覺得

有股火直衝他的腦門。
「呃，我介紹一下，這位是我朋友的哥

哥，辜仲暘先生；而這位是我的朋友，陳
漢生。」

歐嘉芝刻意把和他之間的關係隔得遠遠
的。

「你好。」辜仲暘很有風度地伸出手。
原來在她的眼裡，他祇是 「朋友的哥哥
」？ （四十六）

我更笑； 「古籍中有記載的，鬼死，變成一種
叫 『X』，世界著名的鬼故事《聊齋誌異》，有
一篇篇名《章阿瑞》的，其中就有這樣的句子：
『人死為鬼，鬼死為X』。」
齊白神情迷擁： 「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存

在？」
我笑： 「那怎麼知道，連鬼是怎麼一種存在都

不知道，何況是鬼死了之後。」
齊白欲語又止，白素向他作了一個鼓勵的手

勢，他才道： 「我確知鬼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
了，因為我曾和鬼相處。」

我搖頭： 「根據你的敘述，那不是鬼，是人。
」

齊白也搖頭： 「絕對是鬼，不然，他不可能知
道那麼多當時宮中生活的細節。」

我道： 「或許他是一個歷史學家。」
齊白搖頭： 「那不是歷史，全然是生活細節，

任何歷史記載都沒有的。」
我歎了一聲： 「那麼，他或許是一個歷史小說

家。」
白素也參加了意見： 「也不排除根本沒有這個

人，祇是靈魂的能量，影響了齊白的腦部活動，
使他覺得真有其人的可能。」 白素也所說的，
正是我對於鬼魂的一貫 「理論」，我自然同意，
齊白卻搖頭： 「那不是幻覺，是實實在在的存
在。」

我還想說什麼，他卻已搶在我的前面： 「衛斯
理，我們在這裡，推測來，設想去，有什麼用？
不過是三四天路程，去一次，什麼都明白了。
」

齊白所說的一切，早已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
心，我早已準備前去那古宅，看看究竟是什麼樣
的情形——就算真要我蒙上眼睛，我也肯，何況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了 「老鬼」的身份。

齊白自然也可以通融一下，不要我蒙眼了。
我想了一下： 「我以你助手的名義進去。」
齊白大是高興： 「對，一進去，就直赴山區你

放心，你決不會後悔此行，明天一早我們就出
發。」

說定了之後，大家都覺得很輕鬆，齊白也沒有
再進一步敘述古宅和 「建文帝」的一切，因為我
快可以實地去體驗這一切了。

他反倒開心起那個 「大發脾氣」的人來——那
是費醫生。說起費力醫生，我心裡也很煩，不知
道這行動怪異的醫生，究竟在幹什麼，不過我想
起了他那個怪異的問題，苦笑著道： 「真怪，你
來之前……他發脾氣之前，曾問我，有沒有人知
道建文帝的下落。」

齊白一聽我這樣說，神情錯愕這極： 「這……
怎麼那麼巧？莫非他那麼恐怖，真有理由，到現
在，還是有人在搜尋他？」

我大喝一聲。 「你想說什麼？——
齊白雙手亂搖，顯然他的心中，思緒極亂：

「我想……要是真有……莫非那個費力醫生……
是明成祖？」 （六十二）


